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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惜 一把弹簧刀结束了一个家庭
吕某和冯某是家住淮南市的一对中年

夫妻。去年5月23日19时许，因家中存款

一事吕某与妻子冯某在电话中发生了争

执，并约定在淮南北方医院见面。当晚21

时许，在北方医院门口两人再起争执。在

旁边冯某的嫂子刘某见状，就拉住了吕某，

冯某趁机跑开。

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吕某，遂挣脱刘某拦

阻，在某商厦桃苑社区连锁店附近追上了妻

子，对其进行殴打并掏出随身携带的弹簧刀朝

妻子身上狠狠刺去。冯某倒地后，吕某仍持弹

簧刀朝其身上捅刺。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吕某不能正确处理因家庭琐事而

引发的纠纷，持刀捅刺其妻冯某，致冯某

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

惩处。”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吕某作案后，在案发现场等候公安

机关前来抓捕，可以视为自动投案，归案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是自首，依法可以

从轻处罚。依照我国刑法，认定吕某犯

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判令吕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

告人妻子冯某的双亲经济损失2万元。”

原告冯某的双亲上诉提出，原判判

处吕某赔偿 2 万元过低，请求二审法院

撤销原审判决的附带民事部分。省高院

经最终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吕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宣 判

她当街求饶竟换来丈夫残忍杀害
惨案源自家庭琐事纠纷，行凶丈夫被判无期徒刑

一对原本恩爱的

夫妻由于一时口角，

丈夫不顾妻子的当街

求饶，竟拿起弹簧刀

朝妻子狠狠刺去，致

使妻子死亡。一个幸

福的家庭、婚姻顿时

划上了一个令人痛惜

的句号。日前，省高

院审结了这起故意杀

人案。

实习生 席阳

记者 雷强

据在矿院门口对面开烟酒商店的目击

证人黄某证言证实，“案发当晚，一个女的

从其家店门口跑过去，后面一个男的在

追。过一会，看到那个男的朝躺在地上的

一个女的头部打，我就想上去拉。走近时

发现他是用刀往那女的头部扎的。后来很

多人围上来，那个男的就不打了，起来坐在

商厦门前的台阶上。”

“案发当晚21时许，我在矿四院西门对

面的华联商厦门口看到三个人从矿四院门

口往北边跑，一个女的跑在最前面，边跑边

喊“我不敢了！”后面一个穿夹克的男的在后

面追，最后面是个年纪大一点的女的。”另一

目击证人刘某某说道，“在商厦门口，男的追

上女的，用手抓住她的头发，踢了她两脚，女

的就倒在地上了。接着那个男的手里攥着

东西往那个女的脸上扎，那女的嘴里、耳朵

里都是血。过一会，矿四院的医生把受伤的

女的抬走了，那个男的一直站在商厦门口，

这时候其才看到那个男的手里拿把刀。不

久，公安局的人就把他带走了。”

死者曾边跑边喊“我不敢了”目 击

“老厂房是我们一砖一瓦建起
来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珍贵”

姚明照老人是叉车厂退休工人，1958

年，16岁的他参加了老厂房的建设工作。当

时的旧厂房和新建厂房相距几十里，每天他

和工友步行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用他的话

说就是，“老厂房是我们一砖一瓦亲手建起

来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般珍贵。”

1959 年 7、8 月间，新厂房建成，厂里

特地召开了万人大会来庆祝。宽敞的厂

房里分布着轻工车间、锻工车间……各条

生产线井然有序。“那时候，我们好像没有

上下班的概念，一进厂房就埋头苦干。”姚

老说，其实谁也不是铁打的，有时候靠着

墙坐下来歇一下，很快就能睡着。”

“它被拆了，但是那段火红岁月
将永远留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

说起那些在老厂房里“战斗”的日日

夜夜，姚老印象最深的是墙上的小红旗。

为了鼓舞生产热情，各班组之间经常有竞

赛，获胜的班组都能得到小红旗。“一旦象

征胜利和荣誉的小红旗悬挂在墙上，心里

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可又要时时提

醒，下次比赛可千万别丢了小红旗。”

历经51年风风雨雨，老厂房在外人看

来已经有些“破破烂烂”，但在姚老心里，

它还是如初建般美丽壮观，“如果哪一天，

它被拆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它

代表的那段火红岁月将永远留在我们这

一代人的记忆里。”

高高的大红墙，结实的钢制顶梁，厚重的大铁门……

老合肥，那些老厂房里的火红记忆

50年时间过去了，当年的老厂
房如今只剩下几堵高大的红墙

60多岁的陈志主老人是原化机厂的

老工人，他亲眼见证了老厂房的修建过

程。1959年，由于扩大生产需要，化机厂

开始修建新厂房，将近1000多㎡大小的厂

房1年不到时间便建成。“原先的旧厂房是

很小的草房，现在看到那么大的厂房，我

们心里别提多激动了！”

50年过去了，当年的老厂房如今只剩下

几堵高大的红墙、结实的钢制顶梁，唯一能

表明昔日辉煌的就是悬空放置的行车。“它

用来传送较重的产品和设备。传送轨道下

方有一个可容纳一人的小操作室，而当年在

那里‘坐镇指挥’的大多是‘娘子军’。”

“站在遗留的老厂房里，仿佛
又回到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岁月”

在阳光的照射下，老厂房顶梁处铺设

的厚厚的木板泛着黑油油的亮光，您很难

想象这些木板都是陈老和工友们手抬肩

扛运回来的。“我们一群人步行到逍遥津，

一人扛一根木头回厂里，来回得2个小时

左右。”陈老清晰地记得，他们忙活了一

天，厂里给每个人发了四个馒头做奖励。

看着原先的老厂房只剩下部分框架，老

人心情复杂，“前几年拆老厂房时，我们几个

老伙计看着看着眼泪就忍不住往下落，心里

真不是滋味。”站在遗留的老厂房里，陈老

说，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热火朝天的劳动岁

月，耳边回荡着的都是轰隆隆的机器声……

锻压厂、轴承厂、自行车厂

……看到这一个个厂名，你的第

一感觉便是它们都是“公交站

点”。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合肥”

脑海里闪过的却是高高的大红墙、

结实的钢制顶梁、厚重的大铁门

……这些元素指向一个统一的名

称——老厂房。说起那些历经岁

月沧桑的老厂房，我们需要把时间

轴拨回到上世纪50年代，把地点

定位到如今的合肥市望江西路周

边。 王继玲汪帮华高昌晶

记者马冰璐/文王婧莹/图

述说人：合肥叉车厂退休工人姚明照 述说人：原合肥化机厂老工人陈志主

原合肥化机厂厂房旧址


